
从上次战争汲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是，若

想在现代战争中畅行无阻，无论战场在

空中、海上或者陆地，都必须掌握制空权。

	 		——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

自飞机诞生而重新书写军力投射的定义

以来，轰炸机就一直是空军作战思想的核心。

美国陆军 1926 年 440-15 号训练条令《使用

航空部队的基本原则》规定，空中力量“应

用于进攻，主要是获取制空权，其次是破坏

敌人的地面设施和拖延其交通运输。”1 这一

基本功能当时被称为空中优势。即使在空中

力量发展的初期，以空中轰炸建立空中优势

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明显。经过一些重大战争

之后，轰炸机的远程、有效载弹量以及精确

打击等特征发展成熟，在敌方领土上空建立

空中优势——以及实现与此过程相关的效

能——的战法也得到发展。今天，敌人凭借

高技术构筑起难以攻克的坚固防空，轰炸机

能帮助我军减少取得空中优势的所需时间，

但想彻底攻破当代的先进防空体系已经显得

力不从心。在冲突初期，我军重型轰炸机能

够用高精准弹药攻击敌人的指挥控制关键节

点，重创敌人机场和削弱敌防空能力，使美

国获得明显和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如果我

们希望始终保持一支无往不胜的轰炸机部队，

能在对抗天空中保持压服对手，就必须重视

轰炸机现代化升级和进攻作战的提速，将之

视为战略和战役层面的绝对必要事项。遗憾

的是，空中优势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以战斗

机部队为主，而轰炸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在相对的默默无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快速夺取空中优

势将极为关键，我们的战略轰炸机（B-1、B-2、

B-52）不仅展现国家的意图和决心，而且提

供压倒性的力量，确保美军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建立最高程度的空中优势。

在战争的所有制胜因素中，最关键的是

速度，包括思维速度和运动速度——没

有速度，打击力量毫无价值；有了速度，

打击力量价值倍增。

	 							——B·H·利德尔·哈特

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

指挥与控制》将空中优势定义为 ：“空战中一

方部队压制住对手部队占据优势，此优势程

度能确保本部队及其相关陆地、海上和空中

部队在给定时间和地点开展作战而对手无法

实施过度干扰。”（粗体强调由作者后加）2 这

个定义允许我们将空中优势描述为一种渐升

等级，而不是一个二进制数值。空中优势的

程度是可变的，可以是很高，也可以是很低。

在重大冲突的初期，空中优势的程度特征，

是以一个作战区域内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

段来表示，随着一方保持空中优势的时间长

度和作战空间增大，优势的程度也增大。哈

尔西上将说过，尽可能迅速获得制空权应是

每场冲突的首要目标，将军的话正确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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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 进一步将绝对空

中优势定义为 ：“压制住对手占据最高级空中

优势，使对手无法实施有限干扰。”（粗体强

调由作者后加）3 此定义允许我们把绝对空

中优势描述为一个二进制数值 ；即，空中优

势是相对于一个特定区域的有限时间而言，

绝对空中优势则是相对于跨越一个特定空间

的无限时间而言。获得绝对空中优势绝非易

事。并且，我们还必须记住，无论是夺得有

限空中优势还是绝对空中优势，都不能确保

胜利 ；但是如果没有空中优势，我们可能为

冲突付出远更高昂的代价。我们甚至可把迅

速有效夺取空中优势看做是现代空中力量的

制胜信条。中国古代兵法家孙子反复强调此

道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故兵闻

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

之有也。”4 即使在今天的高科技战争中，孙

子的告诫仍振聋发聩。明天的冲突，极可能

呈现反应时间更短而作战维度更多，使迅速

取得空中优势更加重要。

使用战略轰炸机及其大量机载精确弹药，

可摧毁敌防空系统和机场，以更短的时间把

空中优势的程度提高到更接近绝对空中优

势。如果没有这些轰炸机，取得空中决定性

优势的所需时间将大幅度延长，并将使其它

作战资产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我军必须执

行更多的飞行架次，而冲突持续的时间也将

更长。很明显，现代战略轰炸机以远程、大

载弹量和精确打击推进作战过程，加快夺取

空中优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军事家们就如

何正确运用轰炸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斯坦

利·鲍德温（Sir Stanley Baldwin）1932 年在

英国议会发表著名演讲，宣称“轰炸机永远

所向披靡，”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能在没有高度

空中优势情况下打赢战争的观点。5 以压倒

性数量的飞机取得空中优势是多时以来的既

成事实，这从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的观点可

以证实，他说，诺曼底登陆“依据的信念就是，

在空军的泰山压顶之下……德国的防御将被

摧毁或瘫痪，其交通运输严重受损而难以实

现反集结作战，其空军将被清除出天空。”6 

在此例中，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讲述的是接

近绝对空中优势的作战环境，盟军为获得并

保持这样的优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二战中，美国的第八航空兵部队在某

一个时间段在德国某些区域上空仅能维持较

低程度的空中优势，因而损失了大约 6,000 

架轰炸机，牺牲了 26,000 多名飞行人员。7 

二十五年后在越南，美国因为在敌人领土上

空的空中优势程度不足而重蹈相同的教训，

共有 15 架 B-52 轰炸机和数百架其它飞机被

敌人击落。8 这些数字说明，当空中优势的

质量不足时，就必须付出大量的生命代价。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衡量这种质

量。具体地说，使用诸如每架次飞机损失率

的量化指标，我们能确定在这些冲突中空中

优势的不足程度。在越战期间，空中优势程

度不足是因为在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受限于

技术和政治的双重制约。如果当时能更好地

运用战略轰炸机打击飞机场、防空系统和指

挥控制节点，原本可以提高我军空中优势的

质量，大幅度减少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

如果美国控制了天空，适当地使用空中力量

去建立绝对空中优势，或许这场战争会是另

一种结局。

相形之下，在“沙漠风暴”行动中，B-52G 

帮助实现了空中优势，对四个机场和高速公

里降落地带实施空中打击。这些空袭，连同 

B-52H 发射巡航导弹对伊拉克关键指挥控制

节点的攻击，让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

得高度的空中优势，再从空中对伊拉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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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压倒性的攻击。若没有重型轰炸机，这

些打击毫无疑问会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投

入更多的飞机，并可能延长冲突时间。尽管

美国空军执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29,300 多

战斗架次，但仅损失了 14 架飞机（损失率

为 0.48%），其中没有一架轰炸机。9 “沙漠

风暴”的成功凸显出具备远程、大载弹量和

持久性的轰炸机对空军夺取空中优势的重要

性。从伊拉克战争取得的经验教训，为空中

力量整体如何更好地实施空中优势书写出新

的一页，预示出后来的“联盟力量”行动的

战法。

1999 年在巴尔干半岛，对南斯拉夫的轰

炸持续了 78 天，重型轰炸机再次在夺取空

中优势中扮演明星角色。B-1、B-2 和 B-52 

的结合运用，虽非尽善尽美，但的确为北约

开创了决定性的明显优势，以致有些参与方

相信已经没有必要动用地面部队。轰炸机打

击了指挥控制节点，并重创了 17 个机场中

的 9 个。B-2 隐形轰炸机首次使用由全球定

位系统（GPS）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在头八周内摧毁了目标清单中的 33%。10 这

些杀伤力强大的打击削弱了米洛舍维奇的空

中拦截能力，迫使其代表 1970 年代水平的

防空部队各自为阵作战。塞尔维亚防空部队

总算打下 3 架飞机，但是无法阻挡盟军空中

力量自由行动。11 这次冲突中一个最重要的

特点是首次使用了 GPS 导引的精准武器并增

加使用远程巡航导弹。轰炸机证明能以远程

奔袭、大量载弹和超常精确打击能力帮助建

立空中优势，产生空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

大效果。“联盟力量”行动还展示了精确武器

能减少附带伤害，提高目标打击效果。此两

点对以最快速度获得高度的空中优势而言必

不可少，轰炸机部队在夺取空中优势这项空

军的核心职能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这场

作战行动中，与战略轰炸机相关的技术突破，

改变了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建立空中优势的战

法。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轰炸机对美

国空军主要使命做出的贡献堪称范例。虽然

B-1、B-2 和 B-52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

起飞的架次仅占总数的几分之一，但投掷的

弹药占总投弹量的大部分，其中很大部分是

在 2003 年 3 月 20 日的巡航导弹“震慑”

攻击后实施的。重型轰炸机——在战斗机的

支援下——使用复杂电子干扰设备和大量的

精确武器，突入伊拉克严密防护的领空，帮

助夺得空中优势，而自己全身而出毫无损失。

轰炸机部队帮助夺取空中优势的最佳范

例，或许要数近期的“奥赛德黎明”行动。

2011 年 3 月 19 日，B-2 隐形轰炸机从密苏

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远程奔袭利比

亚的 45 个坚固飞机掩体。同样，B-1 轰炸机

从南达科他州起飞，飞越大洋去打击利比亚

的弹药库、作战飞机和飞机保养设施。12 拥

有远程、大载弹量和持久打击能力的 B-1 和 

B-2 轰炸机重创了卡扎菲的防空体系，仅用 

13 天时间，就帮助盟军在利比亚上空取得高

度空中优势，而自己毫发无损于敌人的炮火。

肩负着远程和全球打击使命的轰炸机部队展

示了不需前进部署平台就能开创空中优势的

可行性，由此启动空中力量的下一场变革。

拥有一支强大的战略轰炸机部队有许多

好处，此为众所周知且有大量历史为证。光

靠轰炸机无法赢得空中优势，但是火力强大

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和灵活敏捷的战斗机部队

相结合，能快速和高效夺取空中优势。两者

组合体现了空中力量的真正应用。英国空军

元帅哈里斯爵士的表述恰如其分 ：“迅捷和全

面的胜利，将属于率先正确应用空中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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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13 战略轰炸机部队是正确应用空中力

量的关键要素。在美国面临国防预算削减时，

中国和俄罗斯的最近言行表明他们认识到战

略轰炸机对国防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在大力

研发 H6-K，普京总统则声称 ：“俄罗斯需要

新型战略轰炸机，无论代价多高都要开发。”14 

这两个例子显示，新起全球大国认定轰炸机

是其空中力量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

美国不可掉以轻心。

 为确保国防稳固，必要且必须做好准备，

一旦战争发生便夺取制空权。

	 													——朱里奥·杜黑

控制了天空，空中力量才能使己方其他

部队更高效、更自由和安全地行动。正如诸

兵种合成作战一样，要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

点尽快取得和保持空中优势，需要整个团队

全力合作。美国海军陆战队知道控制战场空

域的重要性，因此极力在其空地特遣部队结

构中保持本建制空中优势作战资源。然而在

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国家将要求军队五大军

种全部参与。靠几名精选队员虽可独力夺取

空中优势，但如能依靠空中力量各方和各种

能力、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的协同作战，能

更加迅速地取得空中优势。在高强度冲突中，

轰炸机部队能提供及时建立空中优势所需的

压倒性火力。

 1926 年以来，空中优势一直是空中力

量的主要使命。在过去 70 年的冲突中，重型

轰炸机证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重

型轰炸机具备的远程和大载弹量军事力量投

射能力至今无与伦比和无可替代 。通过提高

全球精确打击效果和降低飞机损失率，轰炸

机一再展现出帮助取得空中优势的巨大价

值。运用战略轰炸机，不仅架次相对减少，

而且能在短时间中实施灵活及压倒性的军事

打击，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一种卓越的

空中优势资产。战略轰炸机能满足公众和政

治家希望军队能尽快结束冲突的愿望。即使

在最近的国防开支削减努力中，也不可忽视

对作为美国空中力量核心的战略轰炸机部队

的支持、拨款和现代化，否则，将铸成大错。

如果不下决心维持战略轰炸机能力并支持其

现代化改造，将损害美国迅速结束战争的能

力，将使美军在开辟空中优势过程中遭遇不

必要的危险，并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目

标。战略轰炸机是有效实施空中优势的根本

保证，进而支持国家军事战略目标 ：“威慑并

打败各种侵略，”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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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S·凯伦，美国空军少校（Maj Wade S. Karren,USAF），犹他州立大学理学士，Embry-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理
科硕士，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硕士，现任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总
部立法事务总监，就有关轰炸机和导弹作战的政策与计划问题、国会听证、演讲、文章及专门研究等事宜直接支
持司令官、副司令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是资深飞行员，拥有超过 1,900 小时飞行 B-52 和 B-2 的经验，执行过
多种任务，多次派赴世界各地支援 B-2/B-52 常规与核武器全球打击行动，包括“伊拉克自由”行动及“持久自由”
行动。此前的任职包括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战略规划部远程战略官、第八编号空军标准与评估部 B-2 和 T-38 飞
行评估员主任。凯伦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海军指挥参谋学院及高级海上作战学院的
毕业生。


